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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第4729期

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中国共产党

人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确立了人民

军队的建军原则，解决了如何克服党内和

军队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红军建设成为

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一

根本性问题。本文作者方强时任红3军团

第7团第11连政治委员（红军中连的政

治委员1930年后改称政治指导员），该连

连长是个旧军人，连队大部分官兵是“被

迫投降的敌兵”和连长收来的散兵游民；

连队党组织不健全，政治工作不落实，旧

军队习气严重。本文记述了方强到任后，

通过一系列艰辛努力，建立党支部和士兵

委员会，重新改编班排，广泛实行民主制

度，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等，成功将连队改

造成为人民军队的实践过程，反映了贯彻

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特别是落实古田会议

决议精神的必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一九三○年夏季的一个大热天，烈
日如火。

我戴一顶写着“革命成功”四个大字
的草帽，光脚板在晒得发烫的青石板街道
上快步走着。手中握着一卷沉甸甸的文
件：这里有我的介绍信，有红军一个连队
的党员名单，有油印的《怎样做支部工作》
《士兵委员会组织章程》《早晚点名口号》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石印的《党十大
政纲》《土地法》《劳动法》；还有中国共产
党三军团前委和军团政治部告士兵书、告
群众书……这些红军政治工作的文件，就
是我当时的“武器”。

长寿街解放后，我在长寿街市苏维
埃政府担任裁判委员兼财政委员，并做
党团书记的工作。前些日子，党的湘鄂
赣特委李宗白同志，召集长寿区的七个
地方共产党员谈话说：“红军扩大得很
快，需要党员去做政治工作，现在特委
决定你们去三军团做连政治委员。”我
没有在主力红军工作过，又听说七团是
个新组成的不巩固的部队，大部分战士
是打长沙后参加的，就更感到工作的艰
难。但是革命形势不断地发展，红军不
断地胜利与壮大，使我心里充满对党的
力量的确信，又鼓励着我去担任这个新
的工作。

在长寿街复生茶叶铺里，找到了七团
十一连连部。传令兵推开门，只见满屋烟
雾腾腾，桌上杯盘狼藉。正中坐着一个三
十多岁的人，左腮帮上有一块红而发亮的
伤疤；两旁大腿架小腿地散坐着几个人。
传令兵告诉我中间那个人就是连长。

连长看完介绍信，动也不动，把我上
下打量了一阵，轻蔑地歪歪脑袋、撇撇嘴，
半天才用那破竹似的声音问我：“你当过
兵没有？”我说：“没有当过白军，只当过红
军游击队。”他想了想，又眯缝起眼睛问
道：“你多大年岁了？出过门没有？嗯？”
他故意把声音放得轻飘飘的，好像在逗一
个小孩子。我知道他看不起我，但还是忍
着气，老老实实地回答他：“没有出过门，
今年十九岁。”他向旁边的那些人挤挤眼
睛，他们看着我“咯咯”地笑起来。我觉得
这个连长不大像红军，不大像革命的。他
的态度使我心里有些冒火，但我还是装得
不在乎。这时候，连长顺手拖来一张凳
子，手一指说：“坐吧，连政治委员！”

我端端正正地坐下，拒绝了他递过
来的酒杯。等他们吃完饭，喝了一会儿
茶后，我说：“请连长把连里的情况给我
做个介绍吧。”

他瞪了我一眼，又困惑地看了看四周
的人，开始回答我的话。他忽然变得口吃
起来：“嗯，是这样，连里一共九……九十
多人，三个排，这是一排长、二排长。”他指
指坐在旁边的两个带醉意的人，“……唔，
对了，三排长今天值星不在这里。还有个
司务长……共七十多支枪；还有，每天都
出操。”他停了半天，猛吸着烟，似乎再也
想不出什么来了。忽然，他竖起眉毛喊
道：“传令兵，带政治委员找值星排长！”转
过脸对我说，“详细的情况，由值星排长跟
你谈吧。”

从连队里的共产党员和战士口中，我
开始摸清了这个连队的具体情况。连长
张有发，是个旧军人。不久以前红军第一
次打下长沙后，他带了七八十个人来当红
军的，其中除少数是参军来的长沙工人和
城郊农民外，大部分是被迫投降的敌兵和
他收来的散兵游民。当时，组织上来不及
审查，他就这样当上了连长。他把拉来的
人编成了一、二两个排，派自己的亲信当
排长。军团政治部为了加强改造和巩固
这个新成立的第七团，在长寿街曾给各连

补充了苏区参军的农民，而张连长却把苏
区来的战士单独编成第三排，连里仅有的
七名共产党员，都在第三排中。有阶级觉
悟的战士，都向我说：“连长结了小团体。”

当晚，我就在三排里和战士们一起
睡，因为连部没有我的位置，同时我知道
这个排是连里最可靠的部分，工作首先要
依靠他们来做。这时，我了解到许多战士
最不满意的事，就是连里伙食账目不公
开。那时，红军的伙食钱都是按十天或一
个月发下来，银圆用米袋装着，由连长背；
每月由士兵委员会的经济委员算账，向全
连公布，将节余的“伙食尾子”平分给战
士、干部零用，这就是红军的经济民主。
而十一连呢，月底见不到账目，又不见“伙
食尾子”发下来，战士们饭食不好，连长和
他的几个亲信却天天到菜馆里去吃喝，这
能不引起大家怀疑连长贪污吗？

我觉得这是个问题。第三天，我到连
长的屋里谈建立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后，坦
率地对他说：“连长！战士们对你有些反
映，说连里经济不公开……”他不等我说
完，马上就跳起来吼道：“什么？什么……
值星排长！吹哨子集合，全连站队！”他返
身从屋里拿出账簿来，“噌噌噌”三步跨到
队伍前，破口大骂一通，然后将账簿往地上
一摔，嚷道：“你们算吧！”怒气冲冲地就走
了。我注意战士们的神色，看见昨天在我
面前说“连长是好人”的长沙来的刘玉海，
正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大部分的战士露出
怒容，有几个人心灰意冷地望着那本账
簿。全场的空气一时僵住了。这时，我觉
得很难办，想了一下，拾起地上的账簿，对
大家说：“同志们提的意见是对的，应该算
伙食账，红军的经济是公开的。连长态度
不好，以后再说。现在解散。回去后，每班
推举出一个代表来算账！”我的话使局势改
变了，有些战士就喊叫起来：“对，账还是要
算，怕什么？怕就不干革命！革命讲平
等。”他们实际的意思是说红军官兵平等，
红军经济公开。也有些战士仍露出犹疑的
神情。值星排长喊了解散的口令，战士们
还围在原地“叽叽喳喳”地议论。

当时，我在战士们面前表现平静，其
实心也是悬在半空。那时我还是一个十
分稚嫩的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我时常想
着连长会拉拢他的“小集团”打击革命，有
些害怕，有些发愁，怕完不成党交给的任
务。但我一想到有党员，有苏区来的战
士，想到长沙来的战士大部分是工农出
身，是革命的，想到师政治委员的指示，我
就有了勇气。特别是刚才战士们的态度，
大大地鼓励了我，使我大胆起来。我虽然
还不十分清楚地认识支部是连队的堡垒，
是连队的核心，但过去的一段工作经历，
使我多少懂得只有党的组织是最有力量
的。我就决定首先组织支部，组织士兵委
员会，在战士中进行政治教育。

那时，党的基层组织在红军中还是秘
密的。我们在一个僻静的小屋里，秘密举
行了连的第一次党员大会，连我在内共八
名党员，选出了三个支部委员，连政治委员
是当时的支部书记。按照师政治委员的指
示，在会上讨论了以下事情：一是提高革命
警惕性，防止反革命分子组织叛变；二是成
立士兵委员会，从清算伙食账做起；三是团
结教育从长沙来的新战士；四是重新改编
班排，从组织上破坏“小集团”。大家发言
很积极，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决议。这次
会议后，党在连里有了组织，有了领导，有
了工作目标，党员更加活跃起来了。

当时，红军处在初建时期，政治工作
不健全、不完备，但革命军队的基本制度
已经建立起来了。古田会议决议，那时我
虽未读到，但决议的精神已经传达下来，
而且都按照这个决议执行了。从开支部
大会的第二天起，我开始每天给战士们讲
话或上政治课。那时我还不懂得更多的
道理，根据师政治部发的文件，多少可以
讲一点点。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对革命
道理很容易懂，也愿意接受，很愿意听。

连长偶尔跑来听听，搬一张凳子坐
在队伍的侧面晃着小腿，听不一会儿，耐
不住性子就走了，以后就再也不来了。
有时我在上政治课，他却突然吹哨子叫
大家出操或者擦枪。对于他这些故意捣
乱的做法，我暂时忍耐着。

士兵委员会很快就组织起来了，选出
邓丰同志为主席，他是共产党员，原来是
毛湾乡农民协会的干部，入伍后当班长，
是个很踏实老成的中年人。委员中选了
三个长沙参军的新战士，这些新战士虽然
还不习惯红军的民主生活，但来到红军和
苏区后所见所闻，受到连里苏区战士的影
响，特别是这些日子连里政治气氛也有了
变化，都使他们觉得新鲜，怀着极大的兴
趣来参加开会、选举等活动。至于士兵委
员会有没有像我说的那么大的权力，他们
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他们的怀疑，不久就完全打消了。士
兵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伙食账已经算了
出来。我便和连长商量，召开全连士兵大

会，讨论算账结果，他不得不同意。经济委
员宣布伙食账上亏空了三十多块钱，要大
家讨论。许多战士积极发言，有的说这是
经济手续不清，有的直接地说这是贪污。
发言的也有长沙来的战士。经济委员问大
家：“要不要赔？”战士们齐声喊：“要赔！”连
长嚯地跳起来，脸色涨得像猪肝，大喊大
叫：“什么？说我拿了三十多块钱？吓！”他
喊着，环视全场，寻找同情的眼光，可是，他
的亲信这时却无可奈何地一个个把头低
下，谁也不敢讲话。连长泄了劲，嚷道：“在
这个地方，你们拿吧！老子有的是钱，再多
点也不在乎！”说着，掏出一把银圆摔在桌
子上，怒气冲冲地走了。还没有等他走出
门，屋里就有人笑出声来。我刚想制止，一
看，原来就是四班长刘玉海，过去他和连长
一伙的。我有点奇怪，但一想，又觉得不奇
怪了。我觉察到这个战士开始觉醒，于是
故意不去制止他。他一引头，全场的人都
笑了起来。从长沙来的和从苏区来的战士
们，笑声融合在一起。只有连长的两个心
腹排长，惶恐地低下头，党员们则用迷惑的
眼光看着我。我说：“让他们笑吧，这就是
教育，这就是觉醒。”等大家笑得差不多了，
我才摆摆手宣布说：“现在，就把‘伙食尾
子’分给大家做零用钱。”这一次，每个战士
都分到了一点零用钱。战士们从自己的行
动中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连队在算伙食账后，又加上整个红
军的政治影响，连队情况起了根本的变
化。战士们觉得政治工作不是讲空话，
心里有底了。首先是刘玉海主动找我，
把连长“小集团”的底细都跟我谈了。原
来连长是利用“洪帮”的封建组织，拉拢
了一、二排的班排长和少数兵痞、游民，
他们平时互相称呼“老哥老弟”，叫连长
为“大哥”，讲的是一套黑话。我把刘玉
海鼓励了一番，说他有革命思想，说长沙
来的许多战士都有革命思想，说他们是
穷苦工农出身，过去是受压迫的，他很高
兴。经过党员的带动，苏区来的战士都
特别注意团结、争取长沙来的战士：好地
方让给他们睡，出公差给他们留饭，帮助
他们打草鞋，给病人送饭送水，找他们个
别谈话，借钱给他们往家里寄。这些行
动，在当时虽然不是那么有组织的、普遍
的，但长沙来的战士们都因此从感情上
和苏区来的战士更亲近了，有什么话都
和共产党员讲，有些人常常找我谈天。

时机成熟了，我便向连长提出了重新
编班的问题。他立刻惊慌起来，腮上的伤
疤忽然发红了，眼光在我身上瞟了一下，
背转脸叫道：“已经编好了，为什么还要
编？”“苏区来的战士有的没有打过仗，我
们马上要出发第二次打长沙了。混编以
后，老兵带新兵，就能打好仗。”我从容地
说明着理由。“不必要，不必要。在操场上
就能学嘛！”他又嚷叫起来。

我没有和他争论下去，到外边召开了
支部委员会，讨论了办法。支委分头向党
员进行了传达，分配他们在战士中，特别
是向长沙来的战士进行解释，然后又把这
个问题提到士兵委员会讨论，得到士兵委
员会的全力支持。条件完全成熟了，就在
这天夜晚，召开了全连的士兵大会，讨论
编班问题。连长一听说开大会，头皮就发
麻了，闷头坐在一条凳子上，一声也不响。

士兵委员会主席邓丰同志宣布了士
兵委员会的提议，请大家讨论。这时，连
长抬起头来，在人群中搜寻着，对一排长
歪歪嘴，向二排长瞪瞪眼，又看看其余从
长沙来的战士们，可是他们都低下头来，
看样子连长和他们已经串通好了，但他
却没有想到红军的民主力量。张连长没
奈何，自己站起来说：“已经编好了，现在
再编散，大家不熟悉，不好管理。”他的声
音虽然粗大，却没有吓倒战士们。话音

刚落，战士们就一个接一个地起来反驳
他。刘玉海和另外几个长沙来的战士，
也发言反对连长的意见。士兵大会一致
通过了改编的决议。士兵委员会的权力
很大，决议谁敢不执行？这样一来，连长
再没有敢说什么。战士们从这次大会中
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认识到士兵
委员会的民主权力确实是很大的。

支部把党员和苏区来的战士，编到
每一个班里。编班以后，工作就更加顺
利地展开了，支部发展了五个新党员，党
的力量增强了。在党员的团结、争取下，
长沙来的先进战士们更积极地向我们靠
拢，许多人主动找我汇报情况。

在长寿街驻了将近一个月，部队得
到命令向长沙进发，第二次打长沙。这
时连长等几个人，还是每天喝酒，有时还
偷偷找暗娼。

连长本来对派政治委员就很不欢迎，
加上清算伙食账、成立士兵委员会、重新
改编班排，就更加不满了。他表面上对我
客气得多，却把气发在战士身上，打人骂
人更加厉害。一天，他无理地打了一个老
百姓，被我制止了，他嘀咕着说：“当心，我
们在战场上见！”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第四天，部队到达长沙的外围，会合
了一军团的部队。长沙的敌人这次早做
好了一切防御的准备：兵力增加很多，城
四周都筑了坚固的工事，工事外围是一层
又一层的铁丝网、地雷、地刺和绊足网。
红军在初建时期，部队没有攻坚作战的经
验，装备也差，想要在人数大于我、工事坚
固、火力强大的敌人面前强攻硬碰，进行
军事冒险，失败是可以想见的。我们便用
火牛开辟冲锋道路，连续进攻了两次都失
败了。一天下午，又接到第三次进攻的命
令，连长和我从团部里领受任务回来后，
就立刻找向导，准备夜间进攻。

向导找来了，是个小商人模样的
人。连长一见，就满脸堆笑地说：“老兄，
你来你来！”把他带到远远的一棵树下攀
谈起来。这些天来，行军、宿营、作战，我
都紧跟着连长，防止有变，而他常常一转
眼就不见了，再找到他时，总见他和人嘀
咕，看样子正商量着什么。他向来对老
百姓像凶神一样，今天怎么这样和气？
这不能不引起我的疑惑。

本来，这天早晨就有个战士悄悄对
我说：“昨晚看见连长和两个排长在野外
的坟边上谈了半夜，不知说些什么。”我
又回想到刘玉海说过的话：“要当心，连
长不是真心干红军的。”莫不是他们想趁
打长沙时叛变？我越想越觉得可疑，就
立刻向师政治委员汇报了（当时团里没
有政委）。师政委嘱咐我要特别提高警
惕，防止叛变。

没有隔多久，邓丰同志就来找我说：
“政委，今天连长写了一封信给一个老百姓
送进城去了，给信时，让七班长看见了。连
长那时就大声对老百姓说，这是我的家信，
你务必送到。”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晚上九点钟，部队由东山、猴石向前
运动。天很黑，偏偏又下大雨，浑身淋得
透湿，脚像踩在一条蛇身上，滑得很，好多
人摔了跤。走了大约两个多钟头，前面部
队就和敌人打响了，机枪声、炮声越响越
激烈。城内的灯光、炮火的闪光和悬在半
空的照明弹，把敌人的工事和障碍物都衬
托出来，更显得狰狞丑恶。按照红军的惯
例，连长走在前，我在后，以行军队形向前
运动。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的战斗，没
有什么经验。忽然队伍停住了，起初，我
以为前面遇到什么走不通，等了好一会儿
还不走，三排长建议我到队伍前面去看
看。我找到连长。“连长，怎么不走？”我问
道。“和前面的队伍失掉联络，不知道该向
哪里走。”“向导呢？”他不回答我，却大声

骂起来：“这么黑，又下这么大雨，前边队
伍走哪儿去了？咳！”

已经是后半夜一点多钟了，前面
部队正打得激烈，可是我们却掉在这
里，这怎么行？我要连长派出几个战
士向前去看看，等呀等呀，那几个战士
却像投向水中的石子，再也浮不起来
了。我就说：“向打枪的方向走吧！”连
长把头摇得像货郎鼓似的，一个劲说：
“不能不能不能，天这么黑，向哪里去
呢？把队伍带到那边去吧。”他指向左
前方的一个山影。我想：那边没有打
枪，不晓得有没有敌人，何况我们不能
改变上级的命令。这时，我恍然大悟：
一定是他故意把队伍停下来的！因
此，我立刻叫一个战士跑步向前面联
络，回头对连长说：“不行，不能改变方
向。”连长哼了一声，没有搭腔。

这时，我对连长有了更大的怀疑，
便一闪身，到后边找到几个支委和排
长，把情况告诉了他们，悄悄地叮嘱说：
“掌握好部队，听我的命令。”经过残酷
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员和战士，革命警惕
性是十分高的，所以大家很快就明白了
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再回到前面去时，在黑暗中发觉
队伍零乱了，人也少了，连长也不见了。
“糟糕！事情发生了！他已经拖队伍跑
了！一定是向他说的方向去了！”我这样
想，连忙告诉三排长，叫他带七、八两个
班向左前方的山影快追。编班时，支部
决定特别加强了两个班，以便在紧急时
使用。三排长就带着这两班人，像老游
击队员一样，一阵风似的向指定的方向
奔去。我也立即带上其余的队伍跑步跟
上。另外，又叫一个战士告诉后面部队：
十一连出了事，要他们赶快向前找部队。

约莫走了三十分钟，忽然，前面的黑
暗里有人喊：“哪里的队伍？停止！”是三
排长的声音。我知道三排长已经追上
了。我命令部队把叛徒包围起来，并向
对方喊：“不要打枪，是自己的队伍。”叛
徒还未走出红军的范围，在慌乱与恐怖
中没敢打枪。

结果，连长和一、二排排长这三个叛
徒全被捉住了。这时，听到远远的地里，
有操着长沙口音的人在喊：“快来救我！”
跑去一看，原来是刘玉海，他满身是血，
慢慢地对我说：“政治委员，你去三排后，
不知连长和什么人说：‘快点收伞！’一说
这话，就有些人向前走动。我知道这话
有问题，也跟去了。在路上他塞给那个
向导几块银洋，要他往那山上带。我紧
跟在后边。起初他对我说去找部队，谁
知他猛一回头就把我的枪夺了，骂我是
无义之徒，叛了洪门，捅了我两刀。他还
大声嚷叫：‘跟我去有钱花，有官做；谁不
跟我去，就打死谁！’之后我就昏过去了，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刘玉海的
话证实了张有发的叛变行为。

这时才发觉前方的枪声稀疏了，部队
撤出战斗。我们撤下七八里路，天就发亮
了。我带几个战士，亲自把三个叛徒押到
师部，把刘玉海也抬去了。师长、政委听
了我的报告后，立即决定把首犯当场枪
毙，两个排长交政治部特务连看管。

事后，三排长升任为副连长。队伍到
达宿营地后，师政治部指示：长沙来的战士
中，谁不愿干红军的，就领路费回家。可是
这些战士都觉悟了，除了张有发的表弟张
德领路费回家外，没有第二个人肯走。

方强 出生于 1912年，湖南平江

人。文中身份为红3军团第5军3师7团

11连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海

军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

予中将军衔。2012年逝世。

我当红军连队政治委员
■方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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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春节，中央红军在扎西的大

雪中度过。

——题 记

呵，除夕夜

大朵大朵的雪花漫天飘着

欲将一个鸡鸣三省的小镇

雪封起来

年，能封得住吗

这支从腊月遵义走来的队伍

不仅突破年关的封锁

还用贺年的鼓声与鞭炮，点燃灶火

这不，额头纠结的丝丝烦忧

草鞋贮得满满的疲惫

枪刺上闪烁的警惕

以及离家越来越远的乡愁

统统都盛放锅里，然后

蒸酿成酒

不远处，指挥员坐在桌前

跳跃的灯火与灶火

交相辉映他凝神的身影

投在摊开的地图上，摊开他

越沉越重的心事

灶火越烧越旺，照亮年夜

而锅里越蒸越浓的年味

正穿过雪花随风飘落的记忆

飘向远方

年夜图
■谢克强

阳光在上，蓝天在上

星月在上，白天黑夜在上

风声雪声在上，白云黑云

还有带着冰和雪的云

以及越来越稀薄的空气

都高高在上，属于高原的

苍鹰和飞沙走石在上

我在高原，高原又削弱了一截

高原必须低下头颅，接纳我

深深浅浅的脚印，带着血丝的呐喊

以及短促的呼吸，还有携行携带的

誓言、枪弹、嘱托、思念和爱情

以及曾经的胆怯，还有代你未圆的梦

我在高原。高原高高在上的气焰

又矮了一截。那些在高原之上的征服

被大片大片的雪花湮灭，又被狂风

大口大口地吹走，再被

大粒大粒的飞沙走石埋藏

我埋藏了低处行走，攀上高原的头颅

虽然心还在颤抖，脚步还很沉重

但是我不会说出口

高原在上
■静 叶

为了告别，也为了相见

为了一个握手

我们等了三百六十五天

不惧汹涌，也接纳平坦

一路走来风景频换

看见了大海，翻过了高山

明天在心里，今天在手里

无论希望号还是探索号

脚下都是无限辽阔的地平线

祖国是大船，个人是零件

不怕微不足道，不言蜡炬泪干

不负韶华，把奋斗的姿态留在人间

新年抒怀
■杨志学


